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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阿诺尔弗———又名德·拉·木墩先生。

阿涅斯———阿诺尔弗收养的一个娇憨天真的年轻女子。

奥拉斯———阿涅斯的恋人。

阿兰———乡下人,阿诺尔弗的男仆。

乔治特———乡下女人,阿诺尔弗的女仆。

克里萨德———阿诺尔弗的朋友。

昂里克———克里萨德的妹夫。

奥隆特———奥拉斯的父亲,阿诺尔弗的挚友。

一个公证人。

地  点

某城市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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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克里萨德,阿诺尔弗。

克里萨德 照你说,你这趟来,是要和她订婚 ?

阿诺尔弗 是的。我打算明天就把事情全办完。

克里萨德 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我想我们可以在这儿好好谈

一谈,不怕被人听见。你愿意我以朋友的资格,开诚布公地

告诉你吗? 你的计划让我替你吓得发抖。这件事,不管你

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对你说来,娶老婆总是一个冒险的举

动。

阿诺尔弗 不错,我的朋友。也许你自己有害怕的理由,却替我

也担起忧来。因为我知道,你总认为,不管在哪儿,结了婚

以后,戴绿帽子是件绝对不可避免的事儿。

克里萨德 这全凭造化摆弄,谁也不敢担保。我看,最傻不过的

还是人们在这上面那份瞎操心。而且,我时常替你担忧的,

就是你这种冷嘲热讽,把许许多多可怜的丈夫都给气疯了。

因为,你知道,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人物,没有一个人能够

保得住不受你的批评。你最大的快乐,就是无论走到哪儿,

总是把人家的秘密勾当嚷得满城风雨……

阿诺尔弗 当然啦! 世界上还找得出另外一个城市,像本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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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们这么有耐心吗? 我们这儿什么样的丈夫没见过? 他

们在家里什么甜酸苦辣没尝过? 有的拚命攒钱,他太太却

叫那些让他戴绿帽子的人们也来沾光。有的比较幸运点

儿,可是也够丢人的,天天看见有人给他太太送礼,连点嫉

妒的意思都没有,因为他老婆说,人家送礼是为了欣赏她的

才德。有的嚷嚷得挺厉害,结果却一点事也没有;有的不声

不响随遇而安,一见太太的情人到他家来,便彬彬有礼地接

过他的手套和外衣。有的女人,算得上最机灵的情妇,把偷

情的事编套瞎话,哄骗她忠诚的丈夫,这位丈夫听了这些好

听的言词也就高枕无忧,反倒可怜这位情人白献殷勤。有

的女人,为掩盖她挥霍的来源,假说她花的钱都是玩牌赢来

的;那位傻瓜丈夫也不想想玩的是什么牌? 还直感谢上帝

帮她赢了那么多的钱。总的说来,可以令人讥笑的材料,随

处都有,我以旁观者的身分,难道就不能为这发笑吗? 难道

对这些傻瓜就不能……?

克里萨德 不错;但是讥笑旁人的人,也应当防备别人反过来讥

笑自己。我常常听人高谈阔论,非得把看见的事传播出去

心里才痛快。但是我,虽然我去的地方,也有人在说长道

短,对这些风言风语,我却从来不曾妄加评论。尽管某些时

候我也不赞成他们那种过分的容忍,但我总是谦逊地闭口

无言。那些当丈夫的平心静气忍受下去的事情,我心里虽

不以为然,可是我从来没有故意把这些事情嚷出来,因为总

得防备人家反过来也讥笑我们。对这类事我们万不可赌咒

发誓,说我一定要怎样做或一定不怎样做。因此在千变万

化的命运当中,假使我的头也戴上了某种颜色的帽子,由于

我这种处世方法,我差不多可以相信,人们也只会暗中讥笑

我罢了;也许我还能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有些好心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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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说句替我惋惜的话。至于你,我的好朋友,那就完全

不同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可危险得很哪! 对那些被人

指戳妻子有了外遇的丈夫,你那张嘴没有一次不是添枝加

叶地极力挖苦他们。人人都拿你当做疯狂的魔鬼。为了不

让人嘲笑你,你可得永远稳稳当当走路,万一让人抓住你一

点毛病,小心在大街上也有人大声笑话你。

阿诺尔弗 天哪! 我的朋友,你用不着替我担忧。在这种问题

上,谁要能抓住我一点话柄,那他真是人中凤凰了。凡是女

人用来捉弄我们的狡猾诡计和巧妙阴谋,我全懂,我也知道

人们是怎样常被她们的聪明乖巧所蒙蔽。对于这种意外,

我早有了防范;我要娶的这个女人是那么纯洁天真,绿帽子

是万不会飞到我头上来的。

克里萨德 这么说,你以为一个傻女人……

阿诺尔弗 想不让自己当傻瓜,只能娶个傻女人。我是一个善

良的天主教徒,所以我相信你那位伴侣是非常贤慧的。但

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太太毕竟不是个好兆头。我知道有些

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因为娶了个过于有才能的老婆。难

道我会要这种才女吗? 张口沙龙,闭口文艺座谈会,不是散

文,就是诗词,写上一大堆的情书,来拜访她的不是侯爵就

是大文豪,而我呢,只不过是太太的丈夫,倒成了没人理的

泥菩萨! 不,不,我可不要那种才高八斗的女子,一位能写

诗作曲的太太知道的就太多了。我希望我的老婆,不必有

多么聪明,也不必知道什么叫做韵脚。万一有一天人家和

她玩哥比翁游戏①,当轮到她对句的时候,人家问她:“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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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该放什么?”最好她能回答:“来块奶油蛋糕。”总而言

之,但愿她愚昧无知到极点。跟你说吧,只要她会祷告上

帝、爱我、织织缝缝,也就够了。

克里萨德 难道你专爱愚蠢的女人?

阿诺尔弗 我宁肯爱一个又丑又傻的女人,也不爱一个美丽无

比富有才学的太太。

克里萨德 才学和美丽……

阿诺尔弗 都不要,只要谨守妇道就成了。

克里萨德 无论怎么说,你怎么能让一个傻女人明白什么叫做

谨守妇道? 并且,我相信,真要跟一个蠢女人过一辈子,也

够令人烦恼的了。你以为你的主意不错吗? 以为照你的想

法去做,你的头上就准保安全,不会戴绿帽子吗? 一个聪明

的女人固然也会不守妇道,至少她得先有这种胆量;可是一

个愚蠢的女人违背妇道的时候,往往并无胡作非为之意,糊

里糊涂地已经把事情做了。

阿诺尔弗 对于这种美妙的见解,深奥的议论,我只好拿庞大固

埃回答巴汝奇①的话来回答你:要想让我跟一个不是傻瓜

的女人结婚,你尽管学律师的雄辩,学牧师的说教,把道理

一直讲到“圣灵降临节”,最后你会十分诧异地看出:一点儿

也没说服我。

克里萨德 我什么也不劝你了。

阿诺尔弗 各人有各人的法子。无论是关于女人的问题或其他

任何问题,我都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办。我自信相当有钱,可

以选择一个一无所有,一切都靠我的女人。她绝对服从我,

完全听我的摆布,不管是财产,是门第,叫她挑不出一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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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埋怨我的地方。在多少小女孩当中,她的模样儿是那么

温柔稳重,从她四岁起,就唤起了我对她的爱情。那时候,

她的母亲境况很窘,使我起了向她要这个孩子的念头。那

个善良的乡下女人,知道了我的心愿,满心乐意摆脱了她这

个负担。为了使她与社会隔绝,我把她送进一个小修道院,

叫人按照我的方针把她抚养起来。这就是说,要他们用尽

方法,尽可能地把她培养成个糊涂虫。上帝保佑,居然照我

所期待的样子获得了成功。她长大成人,我看她是那么天

真无知,不禁感谢上天,真的依照我的心愿给我训练好了一

个老婆,使我终于找到了合我心意的女人。于是,我把她接

了出来,然而我那家里是各式各样的人随时都可以来的,无

论对什么事都得有个预防,我于是把她安置在从来没人来

找我的另外一所房子里。为了使她原来的善良性格一点也

不会改变,我在那儿雇用的仆人,也都和她一样憨傻单纯。

你一定要问,讲这套话干什么? 这不过是让你知道我的谨

慎小心。说到末了,以忠实的朋友的资格,今天晚上我请你

和她一块吃晚饭,好叫你仔仔细细考察她,看看我选择的人

对还是不对。

克里萨德 我同意。

阿诺尔弗 从我刚才这番谈话中,你可以看出她的人品和她的

幼稚天真。

克里萨德 关于这一点,你对我所说的话还不能……

阿诺尔弗 实际情况比我说的还要好。她是那样的单纯,真让

我把她喜爱得不得了。有时她说出来的话,憨傻得简直要

把我给笑死。谁能相信? 有一天她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

她带着一副举世无双的天真样儿跑来问我,小孩是不是从

耳朵眼里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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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萨德 阿诺尔弗老爷,我非常高兴……

阿诺尔弗 又来啦! 你是不是故意永远叫我这个名字?

克里萨德 啊!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说顺了嘴啦。我老想不

起你那德·拉·木墩先生的别号。哪个鬼东西给你出的主

意? 都四十二岁了,还要改变姓氏! 因为你田地里有一棵

腐朽不堪的老树,你就给自己取这个贵族的姓名!

阿诺尔弗 我全家都以这个姓氏对外来往。除了这个原因以

外,德·拉·木墩这个姓我听起来也比阿诺尔弗顺耳的多。

克里萨德 多么荒谬! 撇开祖先的真姓,另取一个古怪的名字。

多数人都有这种瘾。我并无意拿你相提并论,可是我听说

有个乡下人,大家都管他叫胖比埃尔,他全部财产只有小小

的一块地,他却在田地周围挖了充满污泥的一道沟,从此便

以德·海岛先生这个堂皇名字自称。

阿诺尔弗 你用不着做这种比喻。不管怎么说,德·拉·木墩

是我的姓氏。我看它满有道理,我觉得它挺受听。用别的

名字叫我,那就是对我失礼。

克里萨德 可是,许多人都还不习惯这样称呼你,我看寄给你的

信,信封上还写着……

阿诺尔弗 不知道的人只好随他。但是你……

克里萨德 好吧! 这问题我们不必再谈了。我多加注意,让我

的嘴习惯一下,从此管你叫德·拉·木墩先生便是。

阿诺尔弗 再见吧。我要敲这个门进去向一个朋友问好,顺便

告诉他我已经回来。

克里萨德 (走开)天哪!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他像个疯子!

阿诺尔弗 (自己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脑筋好像有点毛

病。真是怪事。人人都那么顽固地坚持己见! 喂! 喂! 开

门来!
9



第 二 场

  〔阿诺尔弗,阿兰,乔治特在屋里。

阿兰 谁叫门?

阿诺尔弗 开开吧。(旁白)我离家有十天了,我想他们看见我

一定会非常高兴。

阿兰 外面是谁?

阿诺尔弗 我。

阿兰 乔治特!

乔治特 什么事儿?

阿兰 去开门吧。

乔治特 你,你去吧。

阿兰 你,你去吧。

乔治特 说真的,我可不去。

阿兰 我也不去。

阿诺尔弗 就让我在外面死等。喂! 喂! 劳你们驾啦。

乔治特 谁在敲门?

阿诺尔弗 你们的主人。

乔治特 阿兰!

阿兰 干吗?

乔治特 是老爷。快去开吧。

阿兰 你去开呀! 你。

乔治特 我在扇风箱的火哪。

阿兰 我看着麻雀呢,怕它跑出来,让猫叼走。

阿诺尔弗 呵! 你们俩,不管哪一个,谁要是不给我开门,我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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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四天摸不着东西吃。

乔治特 我已跑来开门,你还跟来干什么?

阿兰 为什么不让我开门? 你又玩什么诡计!

乔治特 你躲开吧。

阿兰 不,你躲开吧。

乔治特 我要去开门。

阿兰 我,我也要去。

乔治特 不能让你去。

阿兰 你也别去。

乔治特 你也别去。

阿诺尔弗 在我家里,非得有耐心不可!

阿兰 老爷,至少是我……

乔治特 是我,是您的女仆人……

阿兰 要不是看老爷的面上,我非给你……

阿诺尔弗 (挨上阿兰的那一拳)该死的!

阿兰 对不起。

阿诺尔弗 瞧你这笨蛋!

阿兰 老爷,她也……

阿诺尔弗 你们俩都给我住嘴。不要再瞎胡闹。好好回答我。

怎么样? 阿兰! 这儿大家都好吗?

阿兰 老爷,我们都……(阿诺尔弗摘阿兰头上的帽子)我们都

挺……(阿诺尔弗还在摘阿兰头上的帽子)上帝保佑,我们

都……

阿诺尔弗 (摘三回才把阿兰的帽子摘下来,把它扔在地下)不

懂礼貌的畜生! 是谁教给你的,在我面前戴着帽子说话。

阿兰 您摘得对,是我的不是。

阿诺尔弗 (向阿兰)请阿涅斯下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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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场

  〔阿诺尔弗,乔治特。

阿诺尔弗 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发愁来着吗?

乔治特 发愁? 没有。

阿诺尔弗 没有?

乔治特 哦! 是的,发愁来着。

阿诺尔弗 为什么? ……

乔治特 对了,我真该死! 她时时刻刻都以为是您回家来了。

只要一听见有马、驴、骡子打门口走过,她总当是您来了。

第 四 场

  〔阿诺尔弗,阿涅斯,阿兰,乔治特。

阿诺尔弗 (旁白)手上拿着活计? 这是个好兆头。喂! 阿涅

斯! 我回来了,你一定很高兴吧。

阿涅斯 是的,先生,谢谢上帝。

阿诺尔弗 我呢,一见你面,我也高兴极了。看样子,你身体一

向都好吧。

阿涅斯 除了跳蚤夜里打搅我,没什么不好的。

阿诺尔弗 啊! 就快有人替你撵跳蚤了。

阿涅斯 那您太让我高兴了。

阿诺尔弗 我也这么想。你做的是什么?

阿涅斯 我自己的帽子。您睡觉穿的衬衣和头巾都已经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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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阿诺尔弗 啊! 这太好啦! 你上楼去吧。你不要难过。我一会

儿就回来,有要紧事情跟你谈。

第 五 场

  〔阿诺尔弗独自一人。

阿诺尔弗 当代的女名流们,学问渊博的太太们,倾诉柔情和优

美情调的女人们! 我敢说不管是你们的诗词,你们的文章,

或你们的情书,所有你们的学问,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种天

真无邪的幼稚无知。我们不应该被财产所迷惑,要紧的是

我们的荣誉……

第 六 场

  〔奥拉斯,阿诺尔弗。

阿诺尔弗 我看见了什么? 莫非是? ……是的……我看错了

……没看错。看错了。没错,就是他。

奥拉斯 阿……老爷。

阿诺尔弗 奥拉斯!

奥拉斯 阿诺尔弗!

阿诺尔弗 啊! 我快乐到极点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奥拉斯 有九天了。

阿诺尔弗 真的吗?

奥拉斯 我先上您家去了,但是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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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尔弗 我到乡下去了。

奥拉斯 不错,两天前走的。

阿诺尔弗 噢! 不几年的工夫,小孩子长得多么快呀! 当初我

看见你的时候,你至多不过这么高,现在看你这样仪表堂

堂,真叫我羡慕的不得了。

奥拉斯 是吗?

阿诺尔弗 但是,请告诉我。你父亲奥隆特,我一向钦佩和尊敬

的亲爱的好朋友,他现在干什么呢? 他还是那么兴致勃勃

吗? 他知道,凡是和他有关的事情,没有我不关心的。我们

两人有四年没见面了。

奥拉斯 并且好像你们谁也没给谁写过信。阿诺尔弗老爷,我

的父亲比咱们还快活呢。我这儿有他给您写的一封信,在

另外一封信里,他又告诉我他不久要回来,原因我还不知

道。您知道有一位同乡要带许多财产回到此地来? 据说是

他十四年的工夫在美国做买卖挣的。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阿诺尔弗 不知道。你父亲没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吗?

奥拉斯 他叫昂里克。

阿诺尔弗 不认识。

奥拉斯 我父亲跟我提起这个人的时候,只说他已经回国了,就

好像我和他挺熟似的。我父亲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为了一

件要紧的事情,不久将要一块儿动身到这儿来,究竟为了什

么事,信里可没提。(把奥隆特的信交给阿诺尔弗)

阿诺尔弗 不久就要和他见面,我多么高兴呀! 我一定要尽我

的力量,好好地款待他。(看完了信)给朋友写信,何必这么

客气,他这些恭维话,完全没用。即使他信里一字不提,你

也可以随便用我的钱。

奥拉斯 我这个人,只要别人口头允诺我一点事,我是从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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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在我正需要一百比斯脱。

阿诺尔弗 说真的,这么办才算看得起我。幸亏我身上正带着

呢。

连钱口袋一块拿去吧。

奥拉斯 总应该……

阿诺尔弗 不用这些客套。喂! 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奥拉斯 人烟稠密,建筑华美;我想这儿的各种娱乐一定也都挺

有意思。

阿诺尔弗 各人有各人的快乐,可以随意消遣。对于那些所谓

风流多情的人物,在这个地方可真有使他们称心满意的,因

为这儿的女人生来娇艳动人。有金栗色头发的,有淡棕色

头发的,脾气都挺温柔,当丈夫的又都懦弱到极点。真是帝

王之乐! 我常拿我所看见的各种把戏来取乐。也许你已经

迷上了一个吧。你还没遇见什么幸运的事吗? 像你这样一

表人才,比金钱的魅力还大,你的相貌足够让做丈夫的当王

八。

奥拉斯 实话实说,一点不必隐瞒。我在这儿已经有了一段艳

遇,您跟我这样的交情,我不能不告诉您。

阿诺尔弗 (旁白)好极了! 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的笔记本

上又有了材料。

奥拉斯 但是,我求您,至少应该给我保守秘密。

阿诺尔弗 噢!

奥拉斯 您不是不知道,在这种事情上,秘密一经泄露,我们的

希望就要落空。那么,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已经爱上这儿的

一个美丽女子。一开始,我的一些小小殷勤就得到了极大

的成功,打通了和她接近的一条甜蜜的道路。我不夸耀自

己,也不侮辱她,可以说我的事情已处在十分顺利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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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尔弗 (笑着)她是……

奥拉斯 (指着阿涅斯住的房子)一个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年轻可

爱的姑娘。从这儿您就可以看见刷着红色的围墙。说真

的,她头脑有点儿简单,那是因为某一个男人犯了无可比拟

的错误,把她藏起来,使她与社会断绝来往。但是她,虽然

那个人要把她管束得什么都不懂,她显示出的绰约风姿,还

是足以令人心醉。神态十分诱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柔,

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得住。这么千娇百媚的一颗爱的明

星,也许您已见到过她。她叫阿涅斯。

阿诺尔弗 (旁白)啊! 要把我气死了!

奥拉斯 至于那个男人,好像人家都称呼他德·拉·木墩,或德

·拉·树墩,他到底叫什么,我倒不很在意。据说,他很有

钱;但是,并不怎么明白事理。人家谈起他来,都拿他当笑

料。您认识他吗?

阿诺尔弗 (旁白)好晦气!

奥拉斯 嗯? 您怎么一声不响啦?

阿诺尔弗 唉! 对,我认识他。

奥拉斯 他是个疯子,是不是?

阿诺尔弗 嗯……

奥拉斯 什么? 您说什么? 那么……我说对了? 嫉妒得可笑?

是个傻子? 看起来,大家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他确是那样

的人。总而言之,可爱的阿涅斯已占据了我的心。我不跟

您撒谎,她长得美极了。如果真的让这样少有的美丽姑娘

嫁给这个古怪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罪孽。我呢,我一切的努

力和最甜蜜的愿望,是想不管这个男人多么嫉妒,一定要把

这个女子弄到手。我冒昧向您借的那笔钱,就是为了使我

这公正的计划获得成功。您比我还明白,无论我们怎么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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